
农历十月初一那天，就是传
统的“寒衣”节，回老家上坟祭祖，
给逝去的亲人们送上御冬的衣物
和后辈的思念。瞭望旷野，庄稼尽
收，树已凋零，草也枯黄，满眼尽
是初冬的萧瑟。

走过村里，不时见着老人们在
忙活着自家的活计，有的在往菜地
提水，有的在清理院落，有的在把
晒干的柴火抱到闲置的屋子里，为
度过寒冬做准备。看上去老人们穿
得不多，也就一层秋衣外加一件单
薄的裤褂。或许是劳动给这些勤苦
的老人们带来无比的温暖，浑身充
满了热的力量，或许是劳动使他们
早已将冷暖抛到脑后，无暇顾及。
过去与老人们打招呼，他们热情洋
溢，放下手里的活与我嘘寒问暖，
像是久别的亲人，拉着我的手嘱咐
天冷了赶快回家暖和暖和。把自己
的冷暖置之度外，却挂着我们这些
穿得很暖和的人，这是老人们既朴
素又真实的情感表露，听起来就会
有一种春风化雨的温度在你的身
上升腾。他们粗糙甚至有一些僵硬
的老手，虽然没有多少可以传递给

你的余温，你却觉得老人们的手一
点不糙、一点不凉，反而觉得是那
样的暖心。

下午太阳出来了，街头有很多
老人，他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享
受着阳光赐予的温暖。老人们言语
不多，似乎十分珍惜有太阳的时
光，尽量多地让阳光带来的温暖留
在自己的身上。我们村算得上是一
个长寿村，80岁以上的老人几乎每
家都有，90多岁的老夫妻还有好几
对。冬天里，每有太阳出来，街上就
站满了身板硬朗的老人。他们享受
着纯天然无污染的取暖设施带来
的幸福，黑黝黝的脸蛋上泛着红扑
扑的油光，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孩
子们很孝顺，日子过得也算富裕，
但是老人们喜欢自己过，一方面可
以减轻孩子们的负担，一方面这样
活动着身体也好。和老人们一起晒
着太阳，有一种很踏实的幸福。说
实在的，他们的一生过得挺辛苦，
现在的日子过得也不轻松。但是，
从老人们寥寥几句的话语中，你听
到的没有一句埋怨、牢骚和不满，
他们的平和心态与乐观大度的处

事态度令人景仰。我想，这也是他
们健康长寿的主要原因。

从老家开车回济南的路上，打
开收音机听新闻，一路上关于城市
供暖的话题不绝于耳。天气忽冷忽
热，供暖部门按兵不动，在等待着
早已划定的供暖时间的到来，听上
去满电台的人都很生气。这些年
来，每到供暖季这个话题就一直没
能消停下来。不知道哪年开始的，
同胞们的耐性一天比一天差，在供
暖这件事上像是大爆发，可能与北
方地区近些年持续严重雾霾有关。
乌压压的霾，不仅遮住了温暖明媚
的阳光，同时遮住了不少人的双
眼，形成短暂的眼前黑、脚下黑。有
句话是不畏浮云遮望眼，同样的，
作为有话语权和占领了说话制高
点的人们，也应该勇敢地拨开雾霾
寻找太阳，不畏雾霾遮望眼。不是
吗？在众人义愤填膺声讨供热企业
的时候，有多少人在关心关爱那些
无法享受集中供暖的家庭以及更
多的在太阳底下晒太阳的父老乡
亲？再回头想十年之前，那时候有
多少人家能够用上集中供暖，再看

江南压根就不集中供暖的各省市，
那里的人们又是怎样抗击寒冬的？
想到这些，是不是你那颗浮躁的心
能够微微平复一些，稍稍消去一些
怨气？精神气儿足了，就不会感觉
满屋子里透风撒气，就不会因为低
一度高一度而牢骚满腹。

有人这样炫耀自己的好日
子：夏天盖着空调被在有冷气的
房间里蒙头大睡，屋外烈日炎炎，
气温40℃；冰天雪地，穿着短袖T
恤在有暖气的家里，开着窗户，做
俯卧撑，举哑铃……天有冷暖心
先知，小雪之日的晴朗让人暂时
忘却了曾经有过和即将到来的天
寒地冻，想起老家村子里那些晒
太阳的老人，他们今天应该是很
幸福的。现在政府给予农村取暖
很多优惠和补助政策，家家都能
烧得起炉子取得起暖，但老人们
还是能省的尽量省下。真的希望
一个冬天都是这样的好天气，让
幸福一直伴随着这些宽容大度的
老人，迎来明年春暖花开的季节。

(本文作者为媒体从业者、知
名专栏作者)

还在犹豫算不算深秋的时
候，冬天已经先到来了。上一个冬
天刚刚过去，这一个冬天已经来
了。时间可以折叠。这一年的春
天、夏天和秋天都被折叠了起来，
上一个冬天紧挨着这一个。

去一个湿地公园旁边住了几
天。这个公园在乡下，其实是一个
大水库，周围有几个小湖以及一片
沼泽地，一大片一大片的树长在水
里。空旷得很，偶有旁边村子的村
民进来逛，游客几乎一个没有。

有一天早晨天还没有亮，微
微下着小雨，我懒得打伞，戴着帽
子走去园子里。后面有一个人跟
上来，兴致勃勃地用当地话和我
打着招呼：这位老大姐走得快！不
怕淋吗？还是打个伞好。

是个兴高采烈的中年男人，
太高兴了，所以不能自控地摇头
晃脑。我不理他，他就兀自大步朝
前走了。实在是高兴得不行，开始
大声唱黄梅戏，黄梅戏不能够表
达他的喜悦，于是更加大声地唱：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在这微雨的阴郁清晨，他的
咕嘟咕嘟冒泡泡的快乐不像是人
类的，而像渴盼清晨太阳的光亮
和温暖的动物。

有几位老太太在草丛里低头
寻找蘑菇，手里的塑料袋里已经有
半袋子了。其中一位老太太抱怨眼
睛不好使，另一位老太太说：你眼珠
子还凑合，我眼珠子干脆就瞎了！

我住在公园旁边村子里的农
家乐。屋子里像个小型爬行动物
以及昆虫园子。仅我认识的就有
蜈蚣、臭大姐、蚊子、蜘蛛、蛾子、

壁虎，最多的还是苍蝇。我怀疑这
屋子里有一只庞大的蝇王，躲在
某一个角落里，在飞速地制造着
小苍蝇。门窗都关得好好的，走之
前刚进行了一轮苍蝇大屠杀，但
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推门进来准
看到一群苍蝇等着我。老中少都
有，年龄段分布均匀。老苍蝇也像
老人一样，嗡嗡地打着呼噜飞，中
年苍蝇年富力强，少年苍蝇清秀
骨感。于是再腾挪跳跃地来一轮
大屠杀。苍蝇拍已经被我打断一
只，不好意思地去找老板娘，老板
娘顺手从一堆崭新的蝇拍里抽出
一根给我。开始我还很认真，每打
死一只苍蝇都用卫生纸捏起来扔
到马桶里水葬，后来就懈怠了，窗
户上很快蝇尸累累——— 大部分苍
蝇死在这里。连苍蝇都这样，留恋
温暖，又向往自由和光明。

每天天还没亮就醒了，走到园
子里去，在水边站半天。虽然没有
人，但是热闹得很，天上飞的，地上

跑的，水里游的，所有的动物都在
努力地叫着、奔腾着、飞翔着、跳跃
着，制造着各种声响，连树和芦苇
丛都在借着风“刷刷”或者“呜呜”
地响着。深深惭愧对动植物几乎一
无所知，但一无所知有一无所知的
好处，分别心也少。这对我来说是
一个浑然的世界，像伊甸园。

天虽然是黑的，但毕竟还不是
深冬，亮起来非常快。简直是人眼可
见的速度，那黑色渐渐地褪颜色了，
一点一点地泛了青。我的眼睛虽然
看着前方，可是前方很近的低空忽
然出现了一只白色的大鸟，有一只
胳膊那么长，不知道它什么时候飞
来的，也不知它从哪里飞过来，扭过
头去追随它，可是它已经不见了。闭
上眼睛反而能“看”得更清楚点。有
水鸟湿淋淋地从水里飞出来，从翅
膀翻腾的声音能感到那羽毛深深
地浸满了水，整个身体沉重得不像
鸟类。虫子叫，鸟叫，青蛙叫，鹅叫，
只有鱼不叫。它只是闷声跳跃。那水

花的沉重和实在让人知道这是一
条大鱼，我甚至想到了它被红烧后
放在餐桌上的样子，身上切了横刀，
浓浓的酱汤，身上还撒了香菜叶，人
们一筷子又一筷子地夹走了它的
身体，只剩下完整的骨架。

这个公园有非常大的一片水
面，全部都是残荷。荷这种植物，枯
死的时候最美，一大片庄严地立在
那里。陪着肃静地站了一会儿，看
着它们以默哀的姿势，低着那沉
静美丽的头颅。残荷的质感很特
别，《红楼梦》里林黛玉喜欢李商隐
的“留得残荷听雨声”，那样沉郁纤
细的审美确实是属于黛玉的。

有时候开车跑到无人的山谷
里面去。整个山谷的红叶铺天盖
地，红得惊心动魄，不真实，像某
一部电影里的布景。没有任何人
的声音，安静到心里像被抽空了。
不远处停放的车里的某一个零件
吱呀一声，发动机里又不知道哪
里像叹了一口气。坐在石头上看
着太阳落山，真正地落到山里面。

早晨的太阳能穿透人的身体，
光线从前胸照进来，又从后背红彤
彤地出来了。早晨的太阳照在哪里，
哪里就像是舞台，一切都亮晶晶地
有了生命。夕阳就不能，夕阳只能把
人放在暖红色的染色缸里。慢慢地，
那暖红色像炭火一样熄灭了。

完全没有预兆地，灰苍苍的
天被密密麻麻的大雁遮住，一瞬
间它们又把天还了回来。

对这个世界恋恋不舍。薄情
人最是深情模样。

(本文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
副教授、电影学硕士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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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乡，刘向一老人是一个
传说，是一个神话，105岁的革命老
人，情寄山东的故乡人。

老人住院有一段时间，每次
去北京都想过去看一看，但医生
不同意。今闻驾鹤西去，谨以此文
纪念，告慰老人在天之灵。

我与向一老人的见面是因为
做记者时的一个采访，屈指算来
快30年了。这二十多年来，能够在
脑海里留存的记忆很多。今日所
记，仍让我含泪难抑。

向一老人出生在莱芜市杓山
村，与我的老家相隔三四华里。他
在高小毕业以后，当过民办老师。
因为有革命倾向而被校长辞退，
遂怒摔铁壶愤而离乡，想做一个
好的乡村教师而不能实现。所幸
老人参加革命，先是任莱芜独立
营政委，后编入泰山特委。一直走
到今天，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老人对家乡的感情是真切
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鲁院
学习。其间有几次去看他，他最喜
欢听的是家乡的人和事。只要一

说起来，他的两眼是放光的。如果
讲得快了，他会把耳朵凑上来，用
手捂着听个明白。见我衣着单薄，
就要从衣柜里拿衣服送给我，而
且每次都坚持送我到楼梯门口。
从他兴奋的神情，我能看到他对
家乡的一种感情。

老人的生活是极节俭的。有两
件事情，我印象特别深刻。记得有一
次去他家，非要留我吃饭，那一次吃
的是火锅，一盘白菜，一盘菠菜，一
盘羊肉。吃过饭以后，奶奶从冰箱
里拿出来切好的西瓜。我吃了一
口，忍不住还是吐了出来。一个原
因是太凉，更重要的是，西瓜已经
馊了。见我这个举动，老人有点不太
满意，他也拿起了一块，慢慢地吃了
下去，挡也挡不住。那个时候，我还
不认识他的儿子、凤凰卫视的刘长
乐总裁。只知道他的儿子在外面混
得不错，他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工资
也不低。如此节俭，让我惭愧。

老人对信仰是忠贞不渝的。粉
碎“四人帮”以后，好多冤假错案需
要拨乱反正。老人作为平反冤假错

案的材料组组长，工作非常繁重，离
休的时间也很晚。离休以后，他一直
坚持参加党的组织学习。我记得最
清楚的一件事，好像是2000年左
右。那个时候，他已经快90岁了。我
去他家的时候，他的女婿王小明先
生正在替他抄党章。老人抱歉地告
诉我，他的眼睫神经有点问题，眼皮
抬不起来了。那时候，王小明先生也
已经50多岁了。老人的认真，晚辈
的孝心，让人永远难忘。

老人的哥哥是莱芜早期的武
装部队领导者之一，在“肃托”运
动中被错杀。他的三弟也是早期
的革命者，但因大哥而受到了牵
连。老人刚从中组部领导岗位上
退下来的时候，接到三弟的申冤
信，专门找了当时任中组部长的
张全景同志。张全景同志非常重
视，把文件批复下来。但不知何
故，给三弟平反的事情，却迟迟没
有落实。长乐先生第一次回老家
寻根前，老人向我提起了这件事。
我给当时的莱芜市委作了汇报。
市委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给他的三弟平了反。
2015年，我做动画片《巧手鲁

班》的总编剧。中期制作期间，好像
是冬天里的一个日子，我路过北
京，在那里特地住了一个晚上，去
东花市老人住的公寓看他。那一
天，他的精神很好。我们聊了很长
一段时间。我走的时候，他坚持站
起来送我，双手撑着面前看书用的
木板，想站起来。见此状，我赶紧双
手扶住他的肩膀，大声对他说，你
起来干什么呢？又不能走，快坐下
吧。他说，目送。这一句话，让我的
泪掉了下来。目送。已逾百岁的老
人，我们见面的日子，肯定会因为
空间的阻隔而越来越少。我们的忘
年交，就这一句“目送”，让我的心
里酸酸的，好久没有缓过来。

今天，是我要来目送，要来目
送他老人家远去，目送一位革命
老区的老革命安详地离开这个世
界。我知道，老人心中也坚信，一
个平凡而伟大的灵魂，才是这个
世界上永远能存留的。

(本文作者为作家、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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